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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8 月 26 日电（记者陈晨、李浩）搬
入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西苑社区的新家后，再到
汛期，刘文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老房子在滑坡带上，一遇上暴雨，干部就
要组织大家往安全地带跑。”坐在窗明几净的新
家里，如今已是驾校教练的他忆起过往，感慨
万千。

挪穷窝、立新业、稳得住、能致富……“十三
五”期间，在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安康市，
33.52 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离开深山，开启走向
小康的新生活。

挪穷窝：5 年间 33 万余人搬离大山

下班回来，刘文波畅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为阳
台上的月季花浇水，拿起抹布把家具擦拭个遍。

山大沟深，难养一方人。13 岁那年，刘文波就
出门讨生活。哪一年下了煤窑，哪一年当上保安，
哪一年在工地搬砖摔伤了肩……与贫困抗争的记
忆刻骨铭心。一到雨季，他还得跋山涉水回家，守
着太爷爷留下的老屋。

易地搬迁让这些成为往事。2017 年，刘文波
一家告别深山，搬进 120 平方米的新居。刘文波成

了驾校教练，社区也为他的妻子介绍了工作，小儿
子在家门口的小学读书，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新家的墙上，一幅“家和万事兴”的画卷，描绘
出这一家人挥别贫困的心情。

同在西苑社区，62 岁的钟家玉穿起旗袍，成
为老年模特队的骨干。“过去住在山里，连挑水都
要走几里山路。三个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
了。”钟家玉说，现在搬了新家，自己和小儿子单
过，儿媳在社区超市打工，日子越过越红火。

三室一厅的新居被收拾得干净整洁。一面鲜
红的国旗插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墙上贴满小孙
女的奖状。“日子好了，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
钟家玉说。

三代人际遇之别，折射出脱贫攻坚带来的变
迁。站在高处眺望西苑社区，78 栋居民楼蔚为壮
观，超市、学校等配套设施齐全，俨然一座山中
小城。

“易地扶贫搬迁是安康脱贫攻坚的首胜之
役。”安康市自然资源局局长王琳说，按照靠近
城镇、景区、园区、中心村的选址原则，安康共建
设“十三五”搬迁安置房 10.53 万套，33.52 万名
群众乔迁新居。

立新业：新家门前 赚钱顾家两不误

穿针引线，操作机器，一个活灵活现的布老虎
在程爱民双手间渐渐成形。在安康市汉滨区谭坝
镇松坝社区的毛绒玩具厂里，41 岁的他是为数不

多的男工之一。脚边的一双拐杖，透露出与众
不同。

程爱民 15 岁患上骨髓炎，27 岁才走出大山，
却因身体残疾打工屡屡碰壁。两年前，他不曾想
过，自己能搬入新家，还在家门口的社区工厂成了
上班族。

“活儿不重。父母和我都在这里打工，三口人
每月能挣 5000 多元！”去年全家脱了贫，还置办了
彩电和冰箱，程爱民也在心中许下个“小目标”：
“自食其力的感觉很爽！现在，我还想成个家。”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安
康因地制宜兴办社区工厂、扶贫车间。截至 2019
年底，全市在搬迁集中安置点兴办社区工厂 587
家，吸纳 2.13 万人就业。

走进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一栋栋徽派建
筑的安置楼依次排开，山上的茶园绿意盎然，山下
的社区工厂内一派热火朝天。毛绒玩具厂里，从大
山深处搬迁而来的张运弟快人快语：“有了新家，
又在社区工厂上班，每月收入 2000 多元，还能照
顾两个孩子读书。楼上过日子，楼下赚票子，日子
舒坦着呢！”

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利县委书记郑
小东说，为解决好搬迁群众离乡离土后续发展问
题，平利坚持建社区与建园区、兴产业一体谋划，
累计建成现代农业园区 125 个，引进社区工厂 89
家。“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让群
众乐业安居。

新生活：融入城镇收获“稳稳的幸福”

“劳动工具往哪儿放”“社区有没有地能种
点菜”……眼见群众搬下山，锦屏社区党支部书
记江慧丽却遇上了新问题。1346 户群众从 11
个村搬迁而来，生活习惯迥异。要适应“山中人”
变成“城里人”的生活，还得为群众架起“引桥”。

为此，平利县在安置社区探索建设“小库
房”“小餐厅”“小菜园”“小课堂”等“十小工程”。
江慧丽说，在锦屏社区，定期开设的“小课堂”培
训就业技能，“小库房”存放生产工具，“小厅堂”
推进移风易俗，流转 70 亩土地建起“小菜园”，
让有需求的搬迁户每家分得一分菜地。

在紧邻锦屏社区的“小菜园”里，69 岁的搬
迁户冯德仓正在撒白菜籽。“有了这分地，可以
种些菜。孩子们在社区工厂上班，我也有事干。”
他说。

在汉阴县，当地探索“‘ 138’后续扶持模
式”，通过建好一个支部，办好居委会、社区工
厂、农业园区三大载体，推进便民服务中心、儿
童托管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八大中心，写好搬
迁群众融入城镇的后半篇文章。

“买菜、买药，老人日间照料，不出社区，啥
事都能办。”在汉阴县最大的移民安置社区紫云
南郡，每到夜间，58 岁的周红艳都会在广场上
翩翩起舞。“我们跟城里人的生活没啥两样。告
别了苦日子，剩下的都是幸福。”

“楼上过日子 ，楼下赚票子”
来自陕西安康的易地扶贫搬迁一线观察

一大早，李怀有
在自家饲料仓中揽了
一筐紫花儿苜蓿，倒
在羊儿们的食槽中。
原本安静的羊圈瞬间
被“激活”了。李怀有
背着手，笑眯眯地看
着羊儿们争食：“这些
可是‘财神爷’，一大
早，我不吃也得先让
它们吃好。”

今年 54 岁的李
怀有家住陕西省榆林
市横山区曹阳湾村。
养羊是这里的传统产
业，村里许多人家都
是“几辈子上就养羊
了”，个头不高、身材
瘦削的老李更是一位
老羊倌。“我从十六七
岁就开始放羊了。”李
怀有说，“不过现在变
化大，‘老黄历’早就
过时了！”

荒沙梁与青山头

曹阳湾村位于毛
乌素沙地南缘，几十
年前这里远不是如今
的景象。那时，16 岁
的李怀有每天早上五
六点钟就得赶着自家的几十只羊上山去。“那
时候村子周围的山是秃的，好多地方都是荒
沙梁，风一吹眼睛根本睁不开。”李怀有说，
“树都没有，太阳再晒、雨再大也没地儿躲。”

李怀有说：“放羊可不是个轻省（容易）事
情”，在山上苦捱一天，也只能吃窝窝头和稀
米汤，偶尔吃顿洋芋蛋、黄米饭才觉得身上有
了点劲。人受苦，羊也不好过。山上树少草稀，
羊根本吃不饱。

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态环境，1995 年横山
县政府决定，率先在曹阳湾村实施封山禁牧、
舍饲养畜。曹阳湾村的羊被圈了起来，许多村
里人开始还很担心，怕割草养不活家里的羊。
“没想到羊不上山了，山上的草反而长起来
了。”李怀有说。

之后，随着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防沙
治沙等国家生态工程的实施，曹阳湾村的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这山上还有我们家几十亩
退耕地，我用几年时间都栽上树，现在都已成
林了。”李怀有指着周围的青山说。

旧农具与新装备

几十年间，随着人们外出上学、工作等，
曹阳湾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不少耕地闲置
了下来，这让李怀有有了更多的腾挪空间。现
在喂羊，李怀有可不单只靠割草了。

“我种了 16 亩玉米、40 多亩沙打旺和紫
花儿苜蓿，专门用来喂羊。偶尔再上山割点青
草，给羊换换口味。”李怀有说，“我还种了 20
多亩的谷子、黑豆、高粱、洋芋、油葵，每年吃
不完还能往外卖；去年还新增加了 8 亩多的
药材。”

这 80 多亩地，就凭李怀有一人能种得完
吗？老李的回答是：“没问题！”在他家的仓库
中，还放着几十年前的旧农具——䦆头、耧车
等。“过去种地就靠这些，一天累瘫了也出不
了多少活儿。”他说，“这些早就不用了！我收
起来留给儿孙，好让他们知道前人咋种地。”

李怀有“重点展示”的是他的新农具——
一台拖拉机、一辆皮卡车。“为了用好它们，几
年前，我专门去考了驾驶证。”他说，“机器比
人厉害多了，再加上我给地里都安装了滴灌
设备，水肥一体，不用单独施肥，也不怕天旱。
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收成也好了很
多。”

山上的道路都硬化了，车辆、机械通行无
阻。李怀有还专门购买了割草机，割起草来腰
都不用弯，一会就能收割一大片。他把割下的
草装上皮卡车，不一会儿就能运回家。

老记忆与新账本

几十年前，横山养的是老品种山羊。李怀
有依然记得，一次过年前，家里把他放了一年
多的 10 只羊卖了 128 元钱。父母拿着这些钱
到集市上称了煤油，买了副食，还扯了些布给
孩子们做新衣服。

“我家里兄弟姐妹 11 个，我排老九。家里
人多，虽然卖了 10 只羊，但是这些钱还是不
够给每个人都做新衣服。我们这些小的就没
轮上。”

李怀有现在养的是白绒山羊，一共 130
只。他按羊的大小，分了不同的羊圈。“过去的
老品种一年多才能出栏，羊绒也出得少。白绒
山羊不到一年就可以出栏，出绒还多。”

老李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平均一只母羊
一年可产 3 只羊羔，一只羊羔喂 8 至 10 个月
就可出栏。近几年，老李家的羊每年产羔量都
在八九十只。“横山羊肉”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一只羊市场价格 1000 多元，一年产
绒还能再挣 300 元。扣除成本，老李一年养羊
的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这还不算药材和杂粮
的收益。

当有人夸李怀有“能干”时，老李却说：
“我就是给羊打个工，挣个辛苦钱。我们家在
村里就算中等人家，现在大家日子过得都不
错。”这还真不是老李谦虚，曹阳湾村是横山
区“白绒山羊”养殖示范村，全村 192 户、800
多人，白绒山羊存栏量达 8700 多只。

老李对现在的日子也有一点“小遗憾”，
“可惜我年纪大了。我要是再年轻 20 岁，我还
能种更多的地、养更多的羊。那日子会比现在
还美呢！”

（记者姜辰蓉、李亚楠）
新华社西安 8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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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8 月 26
日电（记者王金涛、黄兴、
陈青冰）天台村，重庆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
小村庄，因地处武陵山区、
形似山间平台而得名。由
于山高谷深、耕地偏少，村
民们大都依靠外出务工谋
生，贫困发生率较高，被认
定为重庆市深度贫困村。

依靠本地资源走脱贫
之路，显然是个难题。要说
搞农业，那一直种着玉米、
红苕、土豆的“坡坡地”难
道会长出宝贝？要说发展
旅游业，天台村尽管有高
山风光，却不在阿依河、摩
围山等大景区范围内。再
说，年轻人都出去务工了，
村里就是有好产业也缺能
干的人手。

驻村干部经过反复琢
磨，认为外出务工人员才
是全村最好的资源。这里
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一个特
点：搞建筑的“架子工”居
多，全村有 700 多名“架子
工”分布在大江南北。如果
其中一部分人回乡，全村
就具备了发展劳务经济的
优势。于是，天台村就千方
百计把一些“架子工”回引
到村，并组建劳务队，承揽
工程项目。

据天台村驻村第一书
记叶彪介绍，劳务队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近两年与
一些建筑公司合作，不仅
承建了彭水县的一些小型
建设项目，还承建了重庆
两江新区和涪陵区的一些
大建设项目。那些回引的
“架子工”们不仅收入没
降，而且离家近了、生活成

本低了。村集体也因此获利数百万元，并已累计
向 2000 余名村民分红。

依托这种模式，天台村集体还承建了 2 条
村道和 1 座水库。在机器轰鸣的村道修建现
场，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加紧对一条村道工程进
行收尾。他们告诉记者，这条路建成后将为天
台村带来“双重利好”：一是发展乡村旅游迎来
新机遇，二是村集体可以获得一笔劳务收入。

在村集体的带领下，“空壳村”正在变成“实
业村”。2018 年，天台村注册成立了集体企
业——彭水县兴业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村劳务队就是这家公司的下属单位。

越来越有活力的天台村集体经济，开始向
农业领域延伸。为减少风险，民营企业武陵山林
牧业有限公司今年将 53% 的股权转让给天台村
的兴业公司，双方组建“联合体”共同发展油茶
产业。在天台村附近的山腰上，昔日荒废的 700
余亩山丘遍布油茶树，10 多位务工村民正忙着
给油茶树除草施肥。村民苏小琴过去在外地打
工，被回引后开始种植油茶树，除每月拿工资
外，年底还能得分红，预计全年收入 5 万余元。

叶彪说，今年仅油茶基地股权就可为村集
体带来 10 万元以上的收入，双方正计划上马油
茶深加工项目，并启动茶树观光及农事体验等
农旅项目。此外，天台村集体还以独资经营模
式，种植 400 亩鹰嘴蜜桃、130 亩中药材前胡，
村民既可务工、又有分红。村里还修缮了 6 口废
弃的山坪塘，承包给建卡贫困户经营休闲垂钓
项目，使其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

“在村集体带动下，天台村 2019 年摘掉了
‘贫困帽’。”天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天洪说，如今
全村人均年收入达 1.2 万元，村里还将每年集
体收入的 10% 定向帮扶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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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车
家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 8 月 18 日摄，无
人机照片）。

小图：在安置新区，小朋友在玩耍（ 8 月 18
日摄）。

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广西都安瑶族自
治县，全县面积 4000 多平方公里，石山面积占
89% ，素有“石山王国”之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也是广西四个极度贫困县之一。当地许
多群众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自然环境恶劣，生活
条件艰苦。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都安县把易地扶贫搬迁
作为重要的硬仗来打，让一个个生活在大山里的
贫困家庭告别不通电、不通路、缺乏安全饮用水的
贫瘠大山，搬进统一规划、配套齐全、生活方便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截至 2019 年底，都安县实施建设的 20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11110 套（栋）安置住
房全部完成，实际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45081 人，搬迁入住率达 100% 。

近日，记者再次走进这片“石山王国”，许
多曾经被大山围困的贫困户，已经搬到了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新家园里过上幸福新
生活。 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在新家园过上幸福新生活

新华社太原 8 月 26 日电（记者王皓）一场大
雨过后，蜿蜒于山间的沥青路愈显油亮宽敞，住在
山头分水岭村的宋三帮再也不用担心“行路
难”了。

分水岭村位于山西代县东北角，海拔超过
1800 米，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村里
的老人说，古时此地植被茂密，河水潺潺，被认为
是风水宝地，故名风水岭；后来河水改道，南北向
一分为二，村名也逐渐演变为分水岭，沿用至今。

群山叠嶂、交通不便，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当
地发展的掣肘，分水岭村一度有接近三成村民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

63 岁的分水岭村党支部书记宋三帮回忆说，
自己年轻时参与过修路，当时条件有限，主要就铺
些砂砾，路面没有硬化，排水能力不足。“每逢雨
季，湿滑泥泞的山路让村民进退两难，不到 4 公里
的路常常要走几个小时。”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分水岭村的“行路

难”有了转机。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驻山西扶贫
组与当地政府深入沟通后，将 240 万元扶贫资金
用于分水岭村路段的修复工程。

“路基加厚 20 厘米，增强了山路的排水能力；
路面拓宽并铺设沥青，强度和平整度显著提升。”
国家体育总局驻代县扶贫工作组组长聂伟说，总
长 3.769 公里的公路段修复后，可直接辐射周边
12 个村庄的 1200 余名村民。

一条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出行状况，更
有他们的思想观念。这条路，成为分水岭村的幸福
“分水岭”。

分水岭村海拔高、耕地少、荒坡多，当地发展
了 4000 多亩黄芪，辐射带动数百名贫困人口。“过
去交通不便，黄芪产量虽好，但运输困难、效益有
限。”代县毓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燕英
说，自己曾打算把黄芪加工厂建在县城周边。

今年年初，得知扶贫工作组将山路修成了柏
油路，宋燕英喜上眉梢：“好事啊！这下运输不用发

愁了。”如今，分水岭村建起了黄芪加工厂，为
30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路通畅了，村民的心气也更高了。65 岁的
村民宋万恩依靠种黄芪脱了贫，又能参与到黄
芪加工厂的工作中，还养了 10 头“大块头”西蒙
塔尔牛。

分水岭村一直以来都是养殖土黄牛，个头
小、出肉率低、经济效益有限。国家体育总局扶贫
工作组调研后，为村里购买了西蒙塔尔种牛，用
于改善当地品种。据估算，新品种的牛每头可增
收 3000至 5000元，全村整体增收可达 150万元。

随着当地畜牧业的提质增效，分水岭村黄
芪加工厂也希望利用现有优势，发展黄芪和畜
牧业“种养循环”的新模式，实现“ 1+1”大于
“2”的效果。

“山路通，一通百通，咱分水岭有了好光
景。”宋三帮站在村口，看着一车车黄芪运往山
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幸福“分水岭” 有了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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